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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航者的上海故事

岳阳路320号，是中国科学

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所在地。从1965年考入中国科

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做研究生，

王恩多在此耕耘了近六十载春

秋。

已是深秋时节，梧桐叶洋洋

洒洒落了一地，让这个严谨、神

秘的地方多了一分温馨和浪

漫。接受采访当天，分子细胞卓

越中心恰好迎来“游子”们“回家

看看”。王恩多一眼认出了阔别

近四十年的老同事，便笑着上前

打招呼，几人拉着手，激动地聊

了好一会。

“我还带着最后一届研究

生，明年他们就要毕业啦！我现

在希望，他们能交出一份漂亮的

博士论文。”她笑眯眯地说道。

“喜欢笑”，是王恩多给人最

深的印象。79岁的院士气质典

雅，那天身着得体的米色西服，

内衬一件红毛衣，面对镜头莞尔

一笑。在热茶升腾的氤氲里，话

匣子从她钟爱的、奋斗了一生的

氨基酰-tRNA合成酶打开了，却

也在不经意间“分离”出不同的

角色，又在“化学反应”下碰撞出

更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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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不同人生角色，79岁的她始终在生化基础研究的道路上突破进取——

本报记者

郜阳

选择成为科学家，就必须
要对科学非常非常热爱。碰到
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那是绝
对做不好事情的。对科学，要
始终怀揣好奇心和求索精神。

月初周末的一天，分子细胞卓越中心的报

告厅里热闹起来，叽叽喳喳地挤满了好奇的孩

子。那是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举办的活动，

邀请30位与王应睐先生同一天生日的幸运“科

学粉丝”走进科学大院，领略生物化学的奇妙

世界。王恩多当天也赶来现场，为孩子们讲述

自己恩师王应睐先生的科学生涯与学术贡献。

平时，王恩多会带领科研人员到学校开展

科普讲座，为不同年龄段的学子带去前沿科技

信息与动态。“做科普比做学术报告可难多

了！”挺少见，从王恩多嘴里听到“难多了”这仨

字。她坦言，一场科普报告，台下坐着的人学

术背景千差万别，学过生物学和化学的很容易

理解，学中文的可能就像在听天书了。

王恩多觉得，要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大家

觉得，科学不是高不可攀的枯燥知识，而是近

在身边、通俗易懂的事物，这是院士义不容辞

的责任。

尽管难，王恩多在科普这条路上，坚定走

下去。“从生命的规律上来说，谁都会老去，我

们的事业要后继有人，就要靠年轻一代。”王恩

多说，“听讲座的中学生里只要有一两位萌生

科学梦、坚持下去，我就很欣慰了。”

王恩多认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是要吸引人才、培养人

才、稳定人才、让他们觉得在上海大有可为。“科

研院所应当判别引进的人才是为功利还是为科

学而来，”她说，“科学是要人耐得住寂寞的，要

是为了功利，很难将科学问题钻研下去。”

她特别提到了那些没有“帽子”的“土博

士”们，上海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多、信息交流通

畅、国际化程度高，出台了一系列吸引有海外

留学背景的高端人才的计划。然而，许多本土

培养的博士，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

持，同样在基础科研里表现耀眼，“对这些年轻

人，不能设置天花板，要给足他们发展的空间，

帮助他们走向金字塔尖。”

分子生物领域的科研人员都知道，结晶往

往有一个晶核，相同物质在它上面长出晶体，

最后才能变成钻石一样的形状。这纯粹的、坚

韧不拔的过程，既是结晶诞生的前提，亦是人

才和团队成长的写照。

分子细胞卓越中心三楼，有一面院士墙，结

束采访离开大楼的时候，王恩多看着十八年前

自己的照片，愣神了一会儿。照片里的王恩多，

两手撑着下巴看向远处，像是要看透tRNA的秘

密。嘴角还是那熟悉的、弯弯的弧度，毕竟，从

事自己喜欢的事业，总是让人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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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氨基酰     合成酶及其相关     为对象研究酶

与核酸的相互作用，以期加深人们对蛋白质生物合成质量控制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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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

作用”领域，让中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占据一

席之地，一直是我国科学家们的愿望。

“氨基酰-tRNA是合成蛋白质的原料，

它携带氨基酸和与模板配对的反密码子，在

核糖体上合成蛋白质。”王恩多耐心地科普

着复杂的原理，“某些氨基酰-tRNA存在‘清

除机制’，它能把错误的氨基酸‘剔除’，尽可

能让细胞内合成蛋白质的原料是正确的。”

不难理解，如果科学家能破坏病原菌的

氨基酰-tRNA，那么病原菌就能被杀死。因

此，利用这个原理就能设计新型抗生素。

1991年，王恩多接到任务，开始着手

导师王应睐先生交给她的“氨基酰-tRNA

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的课题研究。

当时因为这个课题本身难度很大，之前

组里仅有的3位副研究员都离开了，研

究工作已经停滞了近三年，缺人、缺钱，

可谓“白手起家”。

回忆被拉回到那段艰苦“创业”的日子

——实验需要的酶得从大肠杆菌里提取，

可研究所当时没有发酵罐，只好用三轮车

去北京西路上的医药工业研究院把发酵液

拖回所里，再用大型离心机把菌体分离出

来，“提纯酶要通过5个不同的层析柱，我

们要24小时监测，以防酶失去活性。四个

大小伙连轴转一周才能提取几毫克的酶

——也就够三四次实验。”

日子再苦，王恩多也没想过放弃，每天

就琢磨把出现的问题解决掉。将近四年，她

领衔的团队一直在搭基础，坚持下来后，“柳

暗花明”渐近。几次到国外科研机构的访问

合作，促成了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的突破。

“酶和tRNA都能够通过基因克隆的方

法获得后，做实验就方便了很多。”王恩多

回忆，1995年，团队终于发表了第一篇研

究论文；几年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她

带领课题组填补了中国在酶与核酸相互作

用研究领域的空白，让世界生物化学界为

之瞩目。这场足足打了七八年“翻身仗”，

凝聚的汗与泪，说不清也道不完。

“牵牛要牵牛鼻子”，她这样形容自己的

研究，把tRNA底物攻克后，在其上做点突变

就“随心所欲”，领域之后的进展也顺利多

了。这么多年来，王恩多研究的大方向始终

没变——前不久，她还与上海科技大学的合

作者发现了tRNA修饰酶的非酶活力功能，

而这也与挖掘抗癌新靶点息息相关。

在一篇名为《我的老师邹承鲁先生》的文

章里，王恩多曾这样写道：“有些人说王恩多是

‘师恩多多’，的确如此，两位著名科学家给我

的‘师恩’是无法数清的。”

王恩多的科研故事，确实没法与两个名字

剥离：邹承鲁、王应睐。

1965年，本科毕业的王恩多考入中国科学院

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成了我国酶学专家

邹承鲁的学生。师承邹先生的岁月不长，但给王

恩多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先生手把手教她做

实验记录，以及尊重原始实验记录的重要性。

“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当时我把研究生论文

请先生过目，他看后指出，蓝黑墨水复印后就看

不清了，要用碳素墨水抄写。”王恩多回忆，“可

以说，先生不仅把我引进了‘门’，而且指导了我

一生的科学研究生涯。”

由于历史原因，1978年，34岁的王恩多又

一次考取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研究生，

成了王应睐先生的学生。王应睐是我国现代

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成功组织完成了

具有生物活力的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

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项重大基础研究，

在世界上均属首次。

“王应睐先生是一位品德非常高尚的人。

他作为胰岛素合成的大协作组组长，论文要发

表的时候，却坚持把自己的署名去掉。”王恩多

告诉记者，“在他80多岁的时候，我们为他申报

何梁何利奖，他却笑眯眯地说，‘得这个奖有什

么用啊？表彰的都是过去的事了。’”

王恩多觉得，一个人成长道路上遇到的

人，会对人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老师们

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邹承鲁先生做学问的

严谨和执着，王应睐先生与人为善、顾全大局

的品德一直在影响着她。

现在，王恩多还常常跟年轻学生们讲起他

们的故事：“先生，首先在做人方面要给你树立

榜样；在学问方面，要高瞻远瞩，提出科学问

题。”不知不觉中，王恩多也成为分子细胞卓越

中心年轻科研人员心中的“先生”。

“研究生的论文，我都仔细看过，这和老一

代科学家的教诲分不开。”王恩多笑着说，从实

验室走出去的论文，就代表着实验室的水平，

每个数据都必须可靠、每项结论都必须正确。

今年夏天刚从王恩多实验室毕业的博士熊

清平说，王老师要求很严格，会一处处指出科学

的用语应该怎么写。很少有人知道，王恩多的

双眼患有飞蚊症，每次改论文都是不小的挑战，

“后来倒也习惯了”，她笑着摆摆手。

王恩多生长在书香门第，从传统文人家庭

走上科学之路，要归功于两位女性“偶像”。

“初中时，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居里夫人传》，

那会儿特别向往将来能成为像她一样的女科学

家。”王恩多说。她的身边也有影响至深的榜样

——在她考入济南一中的那一年，她的表姨妈、

著名植物学家吴素萱在对葱蒜等鳞茎植物的鳞

片细胞的观察中，发现了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

象。年幼的王恩多虽然不能理解姨妈具体做了

什么，但一颗向往科学的种子在她的心田发芽。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童话，真真实实发

生在王恩多身上。1982年，王恩多48岁，在法

国和国外同行开展合作研究的当口被诊断为乳

腺癌。为避免影响整体工作进度和他人情绪，

她选择缄口不言。在接受完肿瘤切除手术一周

后就出了院，四个多月后，她出现在法国的实验

室，像常人一样用放射性同位素进行实验。直

到多年后的一次闲聊，当时一起合作的法国研

究员才得知王恩多那时的身体状况，直摇头说

“不可思议”。

长期以来，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恩多在妇女

事业上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她连续十多年担任所里的妇委会

主任，连续7年担任上海市科技系统妇委会正

副主任，还兼任过全国妇联执委和上海市女科

学家联谊会理事长等职务，也获得了诸多“巾

帼”“三八”头衔的荣誉。

王恩多告诉记者，刚刚接任研究所妇委会

主任时，只是把它当作一项普通工作，可接触的

人多了，愈发觉得女性需要更多平等的机会和

广阔的平台，她决定做些什么。

“女博士从28岁毕业到35岁期间的确是一

道坎，她们中的大多数在进入科研领域后不久要

结婚生子，造成许多优秀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生育

后面临难以跟上同龄男性科学家的情况，在申请

科研课题、申报科研奖项时也常错过最佳时期。”

在“王恩多们”的呼吁下，国家自然基金“优秀青年

基金”课题将女性申请的年龄限制上调了2岁。

细心的王恩多发现，在许多生物学和医学

科研院所里，从研究生阶段到中级、副高职称的

研究员，女性数量都多过男性。可再往上走，男

性数量就反超了，“很多时候，在政策制定时要

充分考虑女性发展的特殊性，这也是体现男女

平等关键的一点。”

“上海科创还是出了挺多‘女将军’的！”王

恩多认真地说，“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定应当更

加多元，女性也更应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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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八
五
年
在
美
国
读
书

■

大
学
毕
业
照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制图 邵晓艳

填补空白
让中国智慧
占一席之地

师恩多多
将科学精神
递给下一棒

两位老师的恩情是数也数
不清的，他们对我的关爱和在科
研之路上给我的指引让我感念
至今。他们对科研的坚持，更是
留给我和后来人的宝贵财富。

不让须眉
为女性争取
多元价值评判

心系后辈
做好科普
更盼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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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女科技工作者
是非常优秀的，她们承担家
庭的重担多一些。女性越
往上，路越难走，说明我们
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院士除了自己的科研
工作，还要做好两件事：一
是做好科普，二是培养好人
才。中国科研能力的提升，
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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